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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　 鹏 　 湿地生态学 、红树林专家 。
１９３１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 。 １９５５
年毕业于厦门大学 。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
态学研究所所长 、教授 。 率先对中国六省区红
树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，是中国红树
林生态系统研究的开拓者 。 定位多年的生物量
生产力研究 ，首次提示了红树林的“三高”特性
（高生产率 、高归还率 、高分解率） ，为河口湿地
水产养殖和红树林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提供科

学依据 。首次将红树林优良种类跨 ５ 个纬度引
种成功 ，并建立以潮滩 、潮流 、盐度为技术指标
的造林选滩标准和以拐点温度作为红树种类抗

寒性技术指标 ，对红树林北移造林选种和红树
林恢复生态工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。 获国家自然
科学奖二等奖 １ 项 ，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１
项 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５ 项 。 出版著作
１８ 部 。 ２００１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我是从事滨海湿地红树林和亚热带森林生

态学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 。 ２００１ 年我被
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，这是国家和人民对我
工作的一个肯定和勉励 。 我并不比别人聪明 ，
人生历程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，主要得益于国
家的培养和老师的教导 ，以及同事的帮助和家
庭的支持 ，当然也离不开个人的勤奋和刻苦 ，才
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 。

１９３１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，我出生在福建省晋江
县安海镇 。 当时我父亲在镇上的养正中学当体

育老师 。 安海镇外有一港湾叫“鹏江” ，故把我
取名为“鹏” 。 我一岁时 ，父亲带我们回到祖籍
福建省龙岩县居住 。他在龙岩师范学校当体育
主任 ，随后的 １８ 年全家都在龙岩 ，我在那里念
完了小学到高中 。 由于家里兄弟姊妹多 ，生活
比较拮据 ，１７ 岁时我辍了半年学 ，在一家杂货
店当学徒工 ，做些煮饭 、扫地的活 。后来得到亲
友资助 ，得以念完高中 。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，我高中
毕业 ，想报考厦大 ，但到厦门考试需要一笔不小
的费用 ，就放弃了 。 之后 ，当了挑夫 ，每天早上
天没亮 ，我就和弟弟各挑着 １２０ 斤重的盐担子
到 ４０公里远的白沙镇上去卖 ，卖完盐又买糖回
龙岩卖 ，来回一趟 ３ 天 。借此 ，挣得一点钱供家
用 。 挑了近一年的担子 ，虽然很辛苦 ，但也锻炼
了我的体魄 ，磨炼了我的意志 ，对我后来的工作
生活很有益处 。

一次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。
１９５１ 年 ８ 月的一天 ，我在挑担累了 ，坐在龙岩
的龙津桥头休息时 ，忽然眼前一亮 ，看见布告栏
上贴着一条招生广告 ，当时厦门金门炮战 ，厦门
大学理工学院搬迁到龙岩 ，要在当地补招 ３０多
名学生 。 我高兴极了 ，心想“得抓住这机会 ！”我
当天就赶回了家取得家长的同意 。 于是 ，我考
上了生物学系植物学专业 。 由于家境困难 ，成
绩优异 ，大学 ４年期间全获甲等助学金 。

在厦大 ，我有幸得到著名生态学家何景教
授的教导 。何景教授严谨的治学作风 、对科学
的执著追求精神 、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，都对我产
生了深刻的影响 。 他是苏北人 ，同学们起初听
不懂他讲的话 。 我认真地做笔记 ，一堂课下来
记了 ８ 页纸 ，不懂的地方就向老师请教 。 这样
很快熟悉了老师的口音 ，而且知识也得到了
深化 。

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，我毕业分配留在本系任教 。
在何景教授带领下 ，我从事植物分类学和植物
生态学的教学 、科研工作 。 我相信勤能补拙的
道理 ，每周前 ３天承担教学任务 ，后 ３ 天到离厦
门 １３０ 公里远的南靖县 ，走进亚热带雨林 ，进行
·１０５·



农 业 学 部 林 　 鹏

热带 、亚热带植物的研究 。 当时我国国民经济
迫切需要橡胶 。 响应国家的号召 ，我和老师 、同
事配合全国华南热带作物科考队在闽南地区开

展橡胶的抗寒研究 。 起初重点研究三叶橡胶 ，
这种橡胶属热带树种 ，引种到福建生长不好 ，产
量低 ，后来就开展亚热带当地种类花皮胶藤和
亚热带森林群落的研究 。回忆那一时期跋山涉
水 ，风餐露宿 ，甚至住破庙席地而睡 ，非常艰苦 ，
可这却让我练就了强健的身体 ，还增强了探索
科学的毅力 。

我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研究比较多一些 。 有
的记者写我是红树林研究权威 ，这是对我的褒
奖和溢美之词 。 不过 ，多年的研究 ，我确实热爱
红树林研究这项工作 。

红树林是分布于热带 、亚热带海岸潮间带
的木本植物群落 。 因为生长在海岸 ，周期性遭
受海水浸淹 ，所以红树林又被称作 “海滩森
林” 、“海底森林” 。 红树林能保护堤坝 ，减轻
风暴浪潮灾害 ，消降海洋河口污染 。 红树木
材可用于造船 、造纸 ，幼枝嫩叶可作饲料 、绿
肥 ，果实可食用 ，有的可制香料 、药物 ，还可用
来鞣革 。 红树林区是鱼虾蟹繁生的饵料基
地 ，可发展渔业和海水养殖业 。 近年来 ，红树
林海岸还被开辟为环境教育和观光旅游胜

地 。 红树林对保持生态平衡 、维护人类生存
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 。

我国是个红树林大国 ，但是国际上长期以
来有人认为我国已无红树林的分布 ，例如 １９７７
年出版的枟全球生态系统 Ι湿地海岸生态系统枠
一书就把中国红树林除台湾外列为空白 。这是
不符合实际的 。 其实 ，早在 ５０ 年代 ，我国的红
树林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如何景 、汪德耀 、张宏
达等人的重视 ，先后开展了一些研究 。 中国人
有志气有能力彻底纠正这种错误认识 。

１９５３ 年 ，我跟着何景教授第一次踏入红树
林滨海泥滩 ，参加了红树林群落的调查和照相 ，
为何景教授出版第一篇中国枟红树林的生态学枠
论文提供了科学素材和照片 ，从此我步入了探

索与研究红树林的科学殿堂 。
１９８０ 年我作为中国唯一的代表应邀参加

美国西部自然科学家学会主办的“第二届国际
红树林生物学和管理及热带浅水群落学术会

议” 。这个会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
比港召开 。我在会上做了中国红树林研究的学
术报告 。 会议主席评论该报告纠正了国际上认
为“中国已无红树林”的错误看法 。那时研究经
费不足 ，实验条件简陋 。我想 ，要彻底改变国际
上对我国红树林的不正确认识 ，必须把这项工
作做深入 。我带领科研小组走遍闽 、浙 、两广和
海南诸省的全部主要红树林区 ，寒来暑去 ，有车
搭车 ，无车徒步 ，而且常在没膝深的滩涂中跋
涉 。 经多年努力 ，终于系统 、完整 、准确地获得
了有关红树林的第一手资料 。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，我
参加在澳大利亚海洋研究所举行的一个国际红

树林会议 ，在向大会介绍完中国红树林生态系
统后 ，会议大厅发出热烈的掌声 ，会议执行主
席 、著名的红树林专家费尔德教授拉住我的手 ，
连声说 ：“你的报告非常好 ！ 非常好 ！”这一研究
成果打破了“中国除台湾外没有红树林”的偏
见 ，使国际学术界改变了对中国大陆红树林及
其研究的不正确认识 。

２５ 年来 ，我走遍中国红树林分布区（包括
香港 、台湾地区） ，全面深入调查并选择在三个
典型的群落开展红树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研

究 ，对我国红树林的种类 、区系分布 ，生态系统
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和

总结 ，先后出版了中 、英文版专著各 ２ 部 ，论文
两百多篇 ，论文集 ６ 集 。 尽管感觉很忙 、很辛
苦 ，但科研工作中也充满了探索发现的乐趣 ，特
别是看到通过努力 ，为国家和社会做了一点有
益的事时 ，我感到很欣慰 。 我曾经为了保护一
片 ６ ０００ 多亩的红树林湿地免遭破坏 ，提出取
消围垦 ，由此受到指责 。 有人署名“一群群众”
写信攻击我 ，并且四处散发 。 还写信扬言 ，要来
１００个人到我家门前静坐 ，到我家吃饭 ，不收回
反对意见他们就不回家 。 我觉得维护保护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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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破坏 、保护环境是多么重要 ，不理解的人以后
会慢慢理解的 。 我坚持建议 ，说明红树林对环
境的重要性 ，终于得到福建省人大的支持 ，取消
了该湿地的围垦 。

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 ，国家把建设资源节
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了一项基本国策 ，
红树林的保护和生态恢复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。
这对于我这个研究红树林 、热爱红树林的人来
说 ，又是一个鼓舞 。

此外 ，近 ３０ 年来我还从事自然保护区科研
工作 ，深入福建武夷山 、梅花山和戴云山 、闽江
源等 １０ 个保护区 ，开展生物资源科学考察和编
写科考报告 ，为保护区的资源保护与研究利用
提供科学依据及坚实的基础理论 ，其中 ７ 个保
护区在最近六年来先后提升为国家级保护区 。
这些考察必须爬山越岭 ，风雨无阻 ，年轻时挑担
子练就的体魄这时发挥了作用 。 有时没地方
住 ，就住破庙 ，有时在荆棘丛中走着走着 ，一不
小心会陷入山上农民狩猎的“老虎坑”或跌落
谷地 。

１９８７ 年 ，我带队开展福建省梅花山自然保
护区科学考察 ，在从上杭县回龙岩市的途中发
生车祸 。造成除左手外 ，三肢受残（左上 、下腿
粉碎性骨折 ，右脚脱臼 ，右手断裂） ，当时被县交
警判定死亡 ，２ 小时后 ，地区交警复查时 ，被推
动才苏醒过来 。 有人说“林鹏将残废 ，难于继续
开展喜爱和执著的工作” 。 经 １ 年半的住院治
疗 ，动了 ６ 次手术 ，在同志们的关心和医护人员
的精心护理下 ，我终于又站了起来 。 出院之后 ，
克服了车祸造成的身体局限 ，继续开展上山下
海的各项教学科研工作 。

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我从助教被提升为讲师 ，
１９８１年 ４ 月提升副教授 ，１９８６ 年 ６ 月评上博士
生导师 ，１９８６ 年 ８ 月评上教授 ，２００１ 年 １１月当
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 每一次的成长 ，除了感谢
国家对我的肯定和鼓励外 ，我都会想起恩
师 ——— 何景教授 ，他在我人生路上的引导和教
育 ，使我在做人与做学问上健康成长 ，我终生怀

念他 。
至今 ，大学毕业已 ５０ 多年了 。回顾我这半

个世纪的工作和人生经历 ，我想有以下几点体
会与年轻朋友们共勉 ：

一 、人生路上要抓住机遇 ，把握转折 。 有
这样一个故事 ，老师以“机遇”命题作画 。 学生
甲画了“鱼儿在游 ，一个人在垂钓” ；乙画了“鸟
儿在树上 ，一个人欲打之” ；丙画了“一个人迎面
跑了过来 ，前头有一小撮头发如‘三毛’样 ，后面
无发也无辫” 。结果 ，丙画的是最佳答案 。 这个
故事说明当机遇来到面前时 ，关键是能否抓住 。
我在人生道路上 ，青年时抓住了上大学和跟好
老师做好学问这两个机遇 。

现在大学生和研究生出国学习 、学者出去
访问的机会很多 ，这可以开阔视野 ，更便利地学
习国外的新成果 ，一定要非常珍惜 。 我曾经有
一次留学机会 ，学校拟公派去美留学 ，因工作需
要离不开 ，没有去成 。 在国内扎扎实实地做研
究 ，也一定会做出成果来 。 近年来 ，国内的条件
也越来越好 。 当然 ，经常走出国门与外界交流
是必要的 。

二 、专业学习上 ，多读书 ，读活一本书 ，不
可尽信书 。读透一本书 ，弄通基本概念 ，才能博
览群书 ，才能有学科间的交叉和融会贯通 ，好比
人们交谈 ，要有共同语言 ，才有交流的基础和相
互弥补提升 。 不迷信书 ，但要精读一本书 ，才有
客观判断标准 ，然后才能对比性地批判吸收其
他书的长处 。 处理好死记硬背与活学活用关
系 ，有些东西确实需要先记住 ，然后应用 。 记得
中学时化学老师要求我们背诵化学元素外文名

词时 ，大家很不乐意背 。我背了 ，后来搞科研看
外文书流畅多了 ，觉得很好用 ，不用再一个一个
去查 ，它就装在我脑子里 。

尊敬导师 ，但不迷信权威 。 例如 ，我精读何
景教授的枟植物生态学枠 ，又对比其他作者的同
类书籍 ，分辨正确与错误 ，取长补短 。

三 、学术研究上要严谨求实 、矢志不渝 。
科研需要常年甚至终生累积方才有所创新 ，切
·３０５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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勿朝三暮四 ，觉得哪个专业“吃香”或较容易出
成果就改行 ，最后什么都没有研究好 。 实际上
没有容易出成果的专业 ，任何专业都有它的特
点和艰巨性 。 我开展红树林研究 ，从分类 、形
态 、群落学的研究直至生态系统能量流 、物质
流 ，对鸟群 、底栖生物 、水生生物各子系统进行
了比较全面的调查 ，深深体会到科研工作的系
统性 、艰巨性 。 科学资料靠累积 ，只有深入探讨
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。 例如我对秋茄红树林的
凋落物的研究就做了连续 １１ 年的跟踪观察 。
我的科学方向是植物生态 、红树林 ，我这一辈子
都是在搞这方面的研究 。上世纪 ８０ 年代初 ，有
人要求我改做“植物化学” ，我坚持了自己的意
见没有改动研究方向 。 我总结自己“方向明 ，干
劲大 ，及时总结” ，即找准研究方向 ，定下心来 ，
认真学习 ，扎实工作 ，为社会多作贡献 ，研究成
果要及时总结 、发表 、成书 ，不草率 、不积压 。

治学力求准确 。 修改稿件 、论文 ，一句一言
推敲 ，以求尽善 ，修改再三 ，方可投稿 、付梓 。 例
如 ，我讲授“植物群落学”课 ，讲了十多年 ，讲课
中开展课堂点评并请学生参与讨论 ，找出缺点 ，
经反复修改才出版 。 出版后 ，希望学生深入钻
研 ，再做修改和纠正 ，以免贻误他人 。

四 、不怕艰苦 ，勇攀高峰 。 对科学事业不
仅要献智慧 ，要有决心与毅力 ，不怕流汗 ，还要

不怕流血 。生态科学有不少野外工作 ，常要上
山下海 ，风餐露宿 ，在没膝淤泥中工作 ，有时被
贝壳刺伤 。 １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６０ 年间 ，我带队在福
建调查热带作物橡胶宜林地 ，妻子分娩无人照
顾也没顾得回家 ，做到了公而忘私 。 １９８７ 年那
次车祸 ，真的差点要了我的命 。

五 、敢于挑战权威 ，勇挑重担 。 在红树林
的研究上 ，敢于挑战权威 ，做出了自己的成果 ，
打破了洋权威的偏见 。 我刚毕业三年时 ，就带
领三个大学组成的 ７０ 多人的福建省植物资源
调查队 ，进行资源普查 。当助教第 ５ 年时 ，就带
一个华南综合科考队福建分队进行热带作物宜

林地考察工作 。
还有要说的是 ，品德的修养很重要 。 要有

为祖国争光的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。 我的体
会是以“刚毅诚信”待人处事 ，“顺境要谦虚 ，逆
境要自强” 。 几十年来 ，顺境多 ，逆境也不少 ，经
历阳光风霜雨露 ，锻炼了一身“开朗 、豁达 、刚
毅 、奋进”的精神 。 我觉得 ，红树林的生物学特
性象征着一种精神 ：“发展自己 ，造福别人” 、“抗
风暴 、除污浊 、造福人类” ，值得我们学习 。

最后 ，让我们重温一下马克思的名言 ：科学
道路是崎岖的 ，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不
断攀登的人 ，才会到达科学的顶峰 ，与大家
共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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